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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伤心

温凉在马上。

奔马狂奔。

温凉在狂奔的路上，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马是宝马。

风是春风。

其实春天的风本没有这么凛冽（几乎刮得温凉的耳朵都痛起来了），凛冽的是他激动的心音。

难怪，不管是哪个人若能夺得江湖上人人窥测的至宝“金诗塔”的话，都会忍不住心跳、心动、心慌，就算温凉身为用毒天下第一的“温门”大龙头，亦未能身免。

“解开“金诗塔”的秘密，就能洞晓前生后世，穿越时空、自由来去。”

这句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江湖百晓生说的。

他的话就是真理，没有人敢产生怀疑。

特别是，这是他一生中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因为，当六扇门里最精锐的女捕快“飞燕双娇”找到他的时候，他早已经奄奄一息了，等到说出了这最后的秘密，也就随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杀他的是苗疆“五毒教”弃徒毒观音。

毒观音杀百晓生而得金诗塔。

她想解开金诗塔的秘密，然后杀回苗疆。

可惜，她连金诗塔上刻的什么、写的什么，甚至连金诗塔的具体形状、重量、材质都没有弄得十分清楚就死了。

江湖中所有的人都欲得金诗塔。

“一天涯”的大龙头何雪烧。

“青瓦台”三十六条瓦子巷的当家人今花红。

蜀中唐门最年轻、最凌厉的高手唐半翅。

返唐大联盟里“朝、唐、回、梦”里的李白日梦。

还有......

只要知道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对金诗塔动心。

甚至连权重京师的权相蔡京也出手了，他派来的人就是——

六扇门的好手“飞燕双娇”。

他给“飞燕双娇”下达的命令就是：得金诗塔，阻拦者杀无赦。

可是，上面的人都死了。

因为温凉的出现。

温凉——

“毒穴”温门第三十九代掌门人。

温门的“百无一用”堂里挂着一幅硕大无朋的匾额，上面写的是“千万不要惹我”六个字。

其实，这句话是向拜访温门的江湖人物说的：“千万不要惹我！”

“千万不要惹我！”

“如果惹了会怎么样？”

江湖上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但，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因为知道了答案的人都早已长眠地下，死人是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的。

温凉就是这句话的代表。

不过，这一次，没有人惹他，是他主动出手的。

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主动向人出手。

他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次破戒向别人主动出手，但，这一次，他——

不、能、不、出、手——

因为——

他要金诗塔！

“你要这东西有什么用？”

临行前，温夫人柳暗花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自思（其实，他已经为这个问题而失眠了七个晚上）：“我要金诗塔何用？”

在温门族谱上记载着温门第十一代掌门温漂虫曾经发明了一种极为神奇的毒器叫做“花为媒”，奇Qisuu.сom书令温门由江湖上寂寂无名的小卒扬名天下，再也无人敢等闲视之。

可惜，“花为媒”早已失传，而且，温门几十代人中虽智慧者辈出，但再也没有人能够研究得出象“花为媒”那样的毒器了。

温凉真正想要的是“花为媒”。

值此江湖纷纭、温门式微的年代，要令温门振兴，必须得有制胜的武器。

既然解开“金诗塔”的秘密之后就可以穿越时空、自由来去，那么到温漂虫那个江湖年代去，找到“花为媒”该非难事。

欲取“花为媒”，先得“金诗塔”。

所以，他——

出门。

出手。

杀人。

得塔。

而他心里还有另外的一个不肯承认的私心，那就是：为了一个无法忘却的女孩子——红袖招。

红袖招，京师“青瓦台”第一美人。

 温凉喜欢上了她。

可惜落红有意，流水无情，红袖招喜欢的是一代高手“北腿”叶踢狗，而且更在“青瓦台”一役里为掩护叶踢狗而中了唐门暗器“半个月亮爬上来”。

红袖招死了。

而且死得奇惨无比。

温凉救不了她。

温凉看见了她临死时的脸（给“半个月亮爬上来”杀死的人，她的脸还能称作是“脸”么？或许只能称为是大体上有脸的样子的一块模糊的烂肉。）。

温凉开始呕吐。

不停地呕吐。

而且，从红袖招死后，每次温凉看见圆圆的月亮就会有想呕吐的感觉。

他忘不了红袖招。

更忘不了红袖招临死时的脸。

那，已经是他不能忘的恶梦。

他曾经跟神医薛慕容请教过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个恶梦？

薛神医道：“不能，除非能令红袖招再活过来方能挪开压在你心里的石头。”

临走，薛神医突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爱她么？”

这个“她”指的是谁？

是红袖招么？

可是，现在他的枕边人是柳暗花呀？

也就是昔年京师里有名的“凌波仙子”柳暗花呀？

所以，温凉得金诗塔还有一个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目的就是：回到过去，救红袖招于“半个月亮爬上来”之下。

“然后呢？”

其实，问他这个问题的人还是薛神医。

有病，可以瞒天瞒地瞒父母瞒妻儿，但没有人会瞒医生。

是呀，然后怎么样呢？

他已经有了柳暗花，又该如何安置红袖招？

他想不通，想得头都无端地痛起来了。

他离开时似乎看见了薛神医眼睛里的笑意。

原来，命里犯桃花，是一件让人屡屡为难的美事。

就算到现在，他已经夺得了金诗塔，也仍然没有想到解决的办法。

踏过马前的绿音场、过八度长街与九幽十暗巷就到家了，他似乎已经看到温门飞檐上飘摇的黄色绢帕了。

风是冷的，但他胸膛里却流着沸腾的血。

他探手去背囊里摸金诗塔。

蓦的，他感觉到手指摸到的东西竟有些许灼热的感觉。

他猛地吃了一惊。

他早琢磨过金诗塔的质地，沉甸甸的非金即铜，在这样的天气里应该是冰冷的感觉才对，怎么会有如此灼热的感觉呢？

他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跨下的马似乎也通人性般地放慢了步伐。

他取出了金诗塔。

这个江湖上人人梦寐以求的宝贝是个四棱的锥体，高不过寸许，通体黄澄澄的颜色。

待到温凉将金诗塔捧在手里，那种灼热的感觉又消失了。

这东西的四个明面上都用极为细致精妙的刀法雕刻了形形色色的图像：

一面是一群赤裸着脊背的男子在向太阳顶礼膜拜；

一面是沙漠的黄昏，夕阳里一行壮硕的骆驼在湖边饮水；

一面是一位蒙面的少女在月光下舞蹈；

最后一面上没有人，奇怪的是竟然将月亮、星星和太阳刻在了一起——

只有底面上是光滑的，乌沉沉的什么字迹也没有。

温凉自拿到金诗塔之后，已经不知到将它揣摩了多少遍，对这几幅图画就算是闭上眼睛也能描画得出来，他知道那底面是绝对没有任何字迹、没有任何图画的，但等到他再一次把金诗塔翻转过来，向底面上望去的时候，突然隐隐约约地看见上面显出一幅画来。

他此时在马上，因为马的颠簸，无法凝目细看，但他明明白白地知道那绝对是一幅画——确切地说，那是一张人的脸，一张混合了失望、憔悴、悲伤、心痛的脸。

更令温凉惊异的是：那张脸竟然似曾相识？

那么，那是谁的脸呢？

那幅图画只出现了很短暂的一瞬间，等温凉再次瞪大了眼睛望上去的时候，画已经不见了，金诗塔的底面依旧是一片乌沉沉的死寂。

温凉——

——惊。

他之惊，不是为了这骤然出现又悄然消失的奇怪的图画，而是为了绿音场上蓦然发起的攻击。

 他跨下的马踉跄了一下，扑通倒了。

这是温门里最健壮的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倒下的。

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有人向他的马以及马上的温凉出手了——

温凉猛抬头，满眼已是暗器的雨——

那突然来去的画面给他的震惊实在太深，以致于象雨夜里的惊雷电闪一般突然照亮了他心灵的每一个幽暗寂静的角落，那一刻，他好像悟出了什么，可惜，那一轮暴风骤雨般的攻击来得太猛、太烈、太疯狂，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根本就再没有余暇去考虑这件事......

武林中最擅用暗器的是谁？

是陇右名家“暗青子八翻门”？

是山西太原府“千手观音”赵家？

抑或是南海黄岐镇大沥岛的“二手财仙”王大石”？

......

都不是。

百晓生当年在泰山“五大夫松”盘膝纵论天下英雄的时候，轻轻摇了摇头，道：“其实，以上这几家暗器高手有的是以发射暗器的手法取胜、有的是以发射暗器的多寡过人、有的是以制作暗器的精妙称名，但他们都

　　不能算是武林中最擅用暗器的高手。”

为什么？

当时，在座的就有八翻门和山西赵家以及南海王家的弟子，一听到百晓生贬低他们自然群情激愤。

百晓生接下去道：“因为，虽然他们终生与暗器为伍、在暗器这一行浸淫一生，却并不真正懂得暗器。”

为什么？

为什么说他们虽终生与暗器为伍却不懂得暗器？

百晓生道：“暗器，之所以称为‘暗’，必定是不为人所知的武器，唯其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防，方能一击致命，方能称得上为‘暗’。以上这些暗器名家都背离了这一根本的原则，反在其旁枝末节上苦心钻研，岂非是求鱼于缘木、求剑于刻舟？”

的确，最厉害的暗器就象一名最伟大的杀手一样，是绝不会太过绚烂而引人注目的，它（他）们就象夏夜的流星，只有一瞬的光华。当光华熄灭的时候，就是敌人失去生命的时候。

世人只记取流星身后那绚烂的光华，对流星本身却绝不会在意。

流星是什么？不过是一块平凡的石头罢了。

所以，只有平凡的暗器才是世间最厉害的暗器。

那么，世间最厉害的暗器是什么？

百晓生道：“我不知道。”

连名满天下、无所不知的百晓生都不知道？

百晓生道：“我虽然不知道最厉害的暗器是什么，但我知道假如世间有那么一种最厉害的暗器存在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来自唐门。”

是——

蜀中唐门？

百晓生垂下眼帘道：“不错，就是——蜀、中、唐、门。”

当时，百晓生说完这句话后，“五大夫松”下一片哑然，只有飒飒的山风急劲地吹过，八翻门、山西赵家以及南海王家的弟子突然感觉有一点点的冷——

没有人敢对百晓生的话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对蜀中唐门的实力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蜀中唐门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暗器之王。

现在，温凉看到的暗器就来自于暗器之王——

——蜀中唐门。

那一阵暗器的雨初现时不过如“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但就在温凉的冰凉的手刚刚把手里的金诗塔收紧、收好时，淡淡的雨突然变了，犹如是——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

——没有舞，只有恶梦般的暗器、恶梦般的急风骤雨......

马已倒下，因为正有两道雪花也似灿烂的刀光席卷而来，斩断马腿，破空而来。

好刀，正是正宗北少林的“地趟刀”法。

刀光起时，剑光亦起。

刀光未落，剑光已至。

三道剑光，一道赤红，一道青碧，一道水蓝。

能一手使动三色夺命剑的不是东海白玉堂的剑客还能有谁？

红剑凌厉、绿剑阴柔、蓝剑狡诈，红、绿、蓝是构成世间所有颜色的代表，那么，三色剑已经涵盖了世间所有剑法的精华所在。

 一剑三杀，剑未至，剑气已映得温凉须眉胜雪——

温凉突然叹了口气。

就算是他在一生里武功最巅峰的年代，一个人应付唐门暗器、地趟刀与三色夺命剑犹不能有七分胜算，更何况现在，他已经长途奔走、几经血战、身负数伤？

何雪烧的“烧刀子”几乎斩断了他的右腕；

今花红的“流光”针射中了他的左肩、“溯雪”雕翎箭刺穿了他的右肋；

李白日梦的“青天白日、梦游神枪”刺在他心口上的伤犹在流着血；

这些还都只是他叫得出来的伤口，至于那些他叫不出来的伤口上，血已干，但痛未止。

他之所以能挺住、狂奔，都只不过是有对金诗塔的一腔热望顶着，方能聚着心头一口雄气苦苦支撑，但现在绿音场上一场伏击，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的确令他心惊。

“你回来，我会在温门最高的飞檐上挂条黄色的绢帕报平安，不管走多远、不管路多险，一定不要忘了，我在等你回来。”

这是柳暗花对他说过的话。

其实，此时，温门已在望，只不过温凉是否能再闯过此关？

温凉的心有点冷、手有点凉。

他练的武功是“天凉好个秋”，天生手就会发凉，但此时，不仅是手，连心也微微地有些凉。

手心里握着的金诗塔也是凉的，刚刚他看到的倏忽来去的图像象一场恍惚的梦。

温凉在危急中。

他必、须、自、救——

人必先自救而后人救之——

他能自救得了么？

谁又能来救得了他？

但，他知道，不自救就只有死、路、一、条！

但，他尚未来得及自救，另一道杀机又起——

那时节，清冷的绿音场上所有的绿草突然连根拔起，啸空向温凉杀到——

错！应该说是有高手将绿音场上所有的茵茵绿草连根拔起、连带地上的泥土、草丛里刚刚苏醒在春天里的小虫和草地上的枯树、冻花一并向温凉杀到——

更有一人——

光头、僧衣、面如满月、声若铜钟：“咪——叭——哞——呢——喃——”喝声里自草、泥、小虫、枯树、冻花的袭击之后一拳击出。

温凉自然识得那是西域密宗的“宁为玉碎不为瓦拳”。

那一拳——漫天神佛，一拳毙之。

在这一危急的时刻，温凉突然想起了一人。

他想起的不是他最亲近的妻子“凌波仙子”柳暗花、不是他最疼爱的儿子暖暖，也不是曾经深爱过的红袖招......他想起的是——

一个男人——

温门温苦。

温门四柱之一的温苦。

温门四柱，“用、心、凉、苦”。

彼时，温用与温心已经于京师大火拼一役中与魔教长老同归于尽，四柱中，就只剩了温凉与温苦二人。

温门的天，只有靠他二人支撑。

温凉时常对温门年轻一代弟子说：“苦叔说的话就是我的话。”

温苦就是温凉的左膀右臂，两个人联手对敌无数，息息相关、心意相通。

所以，此时，温凉想起的就是温苦。

他在心底里叹息了一声道：“要是苦弟在此就好了。”

漫天的袭击就象一张无边的网。

当这张网合拢的时候，应该就是温凉毙命的时候了吧？

幸好，就在这张网将合未合之际，有人赶到，而且，此人一到，就——

出手。

他，以一柄白纸扇自袭击的背后杀发出“宁为玉碎不为瓦拳”的密宗高手、斩将绿音场上所有一切尽化暗器袭击温凉的山西太原府“千手观音”赵家的高手、退蜀中唐门的暗器雨——

举手间连破强敌，胜似闲亭信步。

来者为谁？

白衫、束发、星眉、朗目，岂非正是温凉默盼的温门温苦？

飞扬的白纸扇上五个淋漓潇瑟的行草大字：处江湖之远。

温凉在温苦现身的那一刹那，也同时出手——

刀碎、剑折——

这一波遮天蔽日的攻击转瞬间化作乌有。

温苦迎过来，向温凉伸手过来道：“大龙头受惊了！一路辛苦！”

温凉也伸手相迎，笑道：“好兄弟，你来得正是时候。”

两个人四手相握。

温苦的手是温暖而湿润的，从前好多次两人联手御敌后也必定是象这般四手相握，相互倚靠。

也许，只有同甘苦、共患难的真正的兄弟之间才有这样伟大的感情。

温苦道：“大龙头这次回来，想必拿到金诗塔了？”

温凉道：“自然，要不也不会有绿音场这一场劫杀了，你看——”

他要抽手去背囊里拿金诗塔给温苦看，蓦的却发觉温苦的双手如铁钳一般得紧。

他——

大——惊——

温苦的宽袖里“锵、锵”地两声响，飞出两只精光耀眼的钢钩，牢牢将温凉的双手扣住。

温苦抽身后跃丈余，负手笑将起来：“哈哈哈哈——呃？”

温苦的脸色突然变了，双手捂在心口道：“伤、心？”

其实，此时温凉脸上的痛苦之色一点也不比他少，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方才，温苦以绝技“人散后，钩钩新月凉如水”锁住温凉双腕，未曾想到却同时中了温凉的毒。

一瞬间，同根相煎、兄弟相残。

温苦已经倒下，倒在温凉的怀里，因为他已经中了温凉的至毒“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那已经伤了他的心也伤了他的身。

温凉道：“想不到，我自己的兄弟也来暗算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温苦的嘴角已经有鲜血渗出，道：“为了金诗塔——太师府邸那一方已经许诺我说拿到金诗塔后就保举我做京师里的威武大将军——可你又是怎么识破这最后一杀的呢？”

他快要死了，但他在临死之前一定要弄明白温凉是如何勘破了他这最后一杀的，如果不能，他死不瞑目。

他先要太师府邸那边派来助阵的各路好手合击在先，然后突然向自己人出手在后，以之取信于温凉、接着以“新月”暴起暗算温凉，想来整个计划应该是天衣无缝，必锁温凉、夺金诗塔无疑。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引起温凉的怀疑呢？

5 回复：【转帖】红颜四大名捕系列——金诗塔

 温凉道：“两点，其一，你不该驱散了绿音场上闲步的行人，每天这个时候绿音场是最热闹的时候；其二、你杀西域高手的过程也太容易了一些。你的武功究竟如何，[奇+书+网]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杀手们的死是因为他们已经把你当成了绝对的自己人，对你毫无防范，所以，他们才死了。”

温苦勉力笑道：“因为我不想有人看见我们兄弟相残，更何况，我不愿意见到自己的兄弟死在太师府邸的杀手攻击之下，我要的只是金诗塔！”

温凉低声道：“对不起，我精力已尽，不出‘伤心’，就躲不 过你的‘新月’，而且，这金诗塔对于我也有出乎你意料的重要。”

温凉既然能统领用毒第一的温门，自然有过人之处，所以，他才能在温苦的“钩钩新月”下活下来。

只可惜，他想不出温苦要背叛他、背叛温门的理由。

温苦已经咳出血来，道：“我早已厌倦了每天练毒、制毒、防毒的江湖生活，我只想要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然后娶妻生子，过余生平凡幸福的生活，远离打打杀杀的江湖，可惜，这、也做不到了——”

温苦死了，最可惜的是他连要出手抢夺的金诗塔都未看上一眼就死了。

他的血已冷，跟已经重新变得冰凉的金诗塔同一温度。

他的血已经浸湿了胸前的白纸扇、浸湿了白纸扇上“处江湖之远”的墨迹。

他求远离江湖而不可得，反而于“伤心”下断送性命。

其实，他也该知道，一入江湖、岁月星霜，又如何能退得回去？

要退出江湖，除非是——

死。

一死以退出江湖。

结果，他死了。

他的心愿可曾达成？

温凉的心也冷。

春天的黄昏，不应该是如此的寒意逼人。

于是，他开始渴求黄昏里暖暖稚嫩的小手。

2.惊变

温门最高的飞檐上真的有黄色的绢帕在黄昏的风里飘飞。

那是柳暗花在等温凉归来。

飞檐下面，是温门里最幽静的院落，叫做“舞榭”。

舞榭堂中，明亮的烛火已经亮起，满室清辉。

温热的酒已在琥珀杯中，几样雅致的小菜也都是平时温凉最爱的。

暖暖已经在房间一角的躺椅上盖着薄被睡熟了。

柳暗花道：“暖暖有点着凉，薛神医已经给他喂了药，这会子刚刚睡着了。”

温凉听见“薛神医”这三个字，心里所有的愁结似乎已经得到了开解的机会：凭薛慕容的睿智与通达，当是与自己共同参透金诗塔的秘密的最佳人选，而且——

假若真的可以穿梭时空来去，解得开心上的伤，那么一切感情的纠葛还得请薛慕容旁观者清地一一指点呢？

温凉道：“怎么？他走了？”

柳暗花道：“刚刚离开，他说今晚有雨，该回解花堂去仔细打点一切。”

所有的人都知道，薛慕容是个淡泊儒雅、心细如发的人，不嗜烟、不爱酒，对权势一无所争，反倒喜欢钻在温门秘籍的那些青灯古卷里求求索索。

温凉道：“这一次又多亏了他，改天请他再过来喝茶。”

他虽名为温门统领一切的大龙头，风光耀眼，但如果没有象薛神医这样的一群默默无闻的好兄弟在背后任劳任怨地支持他，温门的大旗早就倒了。

所以，他庆幸温门有这么好的兄弟。

柳暗花眼光里突然泛起了一道涟漪，道：“稍等一下，我去厨房端你最爱吃的‘青虾明鱼酿’，我把下人们都打发出去了。”

柳暗花慢慢地走了出去。

温凉看着柳暗花婀娜的背影，看着明亮的烛光，看着熟睡的暖暖。

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妻子温顺贤良、丈夫功成名就、儿子聪明乖巧。

一个浪子是最怀念家的温暖的。

温凉不是浪子，所以他才会拥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家、深爱他的妻子以及可爱的孩子。

而且，他已经拥有了金诗塔。

金诗塔在手，天下我有。

况且为了妻儿、为了温门旗下所有相信我的兄弟，我也一定要振兴温派天下。

 一想到这里，他满身的伤与痛就浑然不觉了。

暖暖无声无息地躺在薄被的底下，在烛光的暗影里显得脆弱而无助。

温凉的心不由自主地因爱怜而隐隐地痛起来。

他站起身来，去看暖暖。

在温凉眼里，暖暖一直是个又聪明又听话的好孩子，他早已打定主意，到秋天的时候就要送他进西宫门外的御前塾去念书了。

他希望暖暖作个文人，而不是如自己这般总在无休的江湖里逡巡。

其实，每一个小孩子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出人头地。

温凉虽是统领群豪的江湖大龙头，也不能免俗，是以当他满怀爱怜地走向暖暖躺卧的躺椅时不过就是一个天底下最最平凡的父亲而已。

[奇]此时，一张小小的薄被轻轻地盖过了暖暖的口唇，只剩下半张苍白的脸和黑漆漆的头发在外边。

[书]他睡得很熟、也很死，就算温凉已经在他的躺椅前蹲下身来仔细地看他都丝毫没有觉察。

[网]温凉爱怜地自言自语道：“好贪睡的孩子。”

他见暖暖右手的指尖还稍稍露在杯子外面一点，就伸手去握。

其实，他只不过是想把暖暖露出来的手指放到被子底下去而已，但就这一握——他的心突然就惊讶得几乎要从口里跳出来——

因为，他感觉到暖暖的手指死一般的冰冷。

他

大

吃

一

惊——

因为，他觉出暖暖的手是冰一般的冷。

一只死人的手。

就象刚刚在绿音场他最后握住的温苦的手一样。

他探手去暖暖鼻子上一试，暖暖——

已、死——

这躺椅上已经是个死了的暖暖——

而柳暗花却说他不过是睡着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暖

暖

已

死——他的惊、怒、痛若怒海惊涛，激得落地的长窗帘无风自动。

此时，屋子了只有他跟一个已死的暖暖。

他在暖暖摊开的掌心里 还看见了两个字：“毒酒”。

两个歪歪扭扭的红艳艳的字。

温凉鼻子里嗅到了胭脂的甜香，就是柳暗花平日里最爱的那种。

那么，这两个红艳艳的字一定是暖暖用柳暗花的胭脂偷偷写下的。

温凉听得见自己的两排牙齿格格作响，紧握的双拳所有的骨节也格格地响，他深深叹道：好狠毒的女人！

一路奔来，几经生死劫杀，却是为了奔赴一个精巧的杀局。

温凉的心真的凉了。

仰望窗外，新月如钩，淡淡的清辉正笼罩着温门大大小小的院落暗灰的飞檐。

温凉自言自语道：“你、竟、是、这、样、的、女、人？！”

他凝神看那桌子上的两杯酒，却同样的清澈、醇香，绝对没有什么异常。

烛火依旧明亮，但两杯酒中必定有一杯是毒酒。

暖暖最后写在掌心里的字无疑是对他的警告。

温凉的心已冻结。

谁杀了暖暖，他就杀谁！

谁若想用毒酒杀他，他就杀谁！

谁如果背叛温门，他就杀谁！

这个“谁”，如果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一定就是“凌波仙子”柳暗花。

湘竹门帘轻轻一挑，柳暗花两只手端着一个大大的热气腾腾的汤锅小心翼翼地走进来，锅里自然是温凉最喜欢吃的“青虾明鱼酿”。

菜已齐备、酒已温热，春天里甜腻的夜正酣象情人的眼。

本该是一个举案齐眉的良夜。

温凉淡淡地道：“暖暖怎么会着凉的？要不要紧？”

柳暗花道：“可能是春来乍暖，下人们给乱脱衣服惊着了一下。”

温凉此时的面色早已平静如水。

哀莫大于心死。

如果，人的心可以死，那么，他的心此时已经完全死掉了。

柳暗花那句话里的一个小小的“惊”字给他触目惊心的痛：自己娶的竟然是这么一个狠毒的女子？竟然亲手杀子而且在已经凉透的孩子的小小的尸体前撒谎还面不改色？

她实在已经该死——

 万死不足以偿暖暖——

温凉端着酒杯的手有丝丝颤抖，面对这样的女子，也许杀了她是对她最大的帮助，杀了她，才是对暖暖、对自己、对温门上下最好的交待。

刚刚还对自己要痛下决心杀她犹有一丝不忍（毕竟是自己的结发妻子）、不舍（曾经爱过），现在，心已冷——

杀了她好么？

杯中酒在烛光下泛着细碎跳跃的光芒。

柳暗花举杯齐眉，道：“这些天外出辛苦了，我敬你一杯，解解风霜乏气吧。”

温凉也举杯道：“其实，最辛苦的是你，要照顾暖暖，还要顾全温门里上上下下的事务，我也敬你。”

若是此时有人自窗外看进来，见到这夫妻二人举案齐眉的一幕，必定会感叹温凉与柳暗花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近年来武林中少有的、相敬如宾的神仙侠侣。

可窗外没有人。

而且就算有人也看不穿二人此时满腹的算计。

温凉一饮而尽。

酒杯已经掉换过。

那么，喝了这杯酒，夫妻十年情深已经恩断义绝。

酒入愁肠，温凉满腹的伤痛乍然化作万分——

惊、心！

温凉喝下了这杯酒，可他是看到柳暗花已经将酒咽下之后才喝的，他早已经将两个人面前的酒杯掉换了位置，所以，就算两杯酒里有一杯是毒酒，那么，喝下毒酒的也只是柳暗花而已。

可、是——

酒入喉舌，他才发现自己喝下的是毒酒。

一道火线般灼烧的感觉从他的胃里直冲上来，撕心裂肺般地痛。

他又是——

惊

鸿

雪

影

般

地

惊——

难道，柳暗花在酒中下的是连温门温凉都分辨不出的奇毒？

温凉悲愤得几乎冷笑出声来，想不到柳暗花这个平素默默无闻的女子竟然在背地后里偷偷地留了这么一手？

好、好、好，可惜我温凉虽能统帅温门群豪，却瞎了眼，看中了这样一个狠毒的女子！

烛光里，柳暗花已经开始微笑，道：“金诗塔的事辛苦你了，现在该把它交给我保管了罢？”

温凉的心惊痛不能自持，但兀自坐得稳稳的道：“好，我们夫妻一场，我的就是你的，交给你保管也没什么不应该的，我现在就去拿——”

柳暗花好看的眉色轻轻地挑了一挑道：“好是好，不过我怕你屡经风霜，太过劳累不堪，还是你告诉我那金诗塔到底藏在哪里，我自己去拿好了。”

温凉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道：“你倒是好关心我呀？”

柳暗花轻轻叹了口气道：“你是我的夫君，身系温门重任，日夜辛劳，我不关心你又能关心谁呢？”

温凉冷冷道：“美酒佳肴，果然关心得很。”

柳暗花道：“你也尝出了这好酒的味道么？”

温凉冷冷地笑了一声道：“可惜，你竟然在用毒天下第一的‘温门’大龙头酒里下毒，不正是弄斧到班门么？”

这次，是轮到柳暗花笑了，一笑，就笑得花枝乱颤、笑散了满室凝重（温凉突然发现原来柳暗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了）。

她好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可笑的笑话般道：“既然能称作‘天下第一’，那么你一定知道这酒里下的是什么毒了？”

温凉没有回答她的话，暗暗地深吸了一口气，将那种灼痛的感觉压在丹田之下，才道：“那个人是谁？”

这是一句听起来没头没脑的话，但温凉知道一定有另外的人在跟柳暗花勾结。

一个温柔贤良的女子，若没有外人的指使，绝对不会骤然变为狠心杀子毒夫的毒妇。

那个外人，一定是个男人。

温凉的心又是一阵惊痛：柳暗花已经有了另外的男人？！

柳暗花吃吃笑道：“你说的是哪个？”

真的，她已经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而且，过了今天，她就能跟真心爱她的人远走高飞、双宿双栖了。

她应该开心！

所以，她不想这场好戏落幕太快。

温凉看着她，目光如寒冰一样得冷。

 如果目光也可以杀人，此刻的柳暗花已经死了几千几万遍。

春夜里的风真的有一点点的冷。

温凉血管里的愤怒就要爆裂开来——

假若不是有个人突然出现的话——

——但，那是一个最不该出现的人

——在最不该出现的时间

——出现在最不该出现的地方。

烧结的烛花“毕”地爆了一下，灯光一暗，躺椅后面的低垂的窗帘突然掀动，轻轻转出一个人来。

温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人一身月白色的衣衫，竟然是——

神医薛慕容。

而且，他一转出来就向柳暗花道：“干什么还跟他废话？取金诗塔要紧！”

温凉的脑在里惊变太多，还没来得及转过弯来。

他本来要问“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但这句话已经提前由柳暗花口里问了出来：“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句话的口气？

这句话，她竟然用了那样的口气讲出来？就象热恋中的少女向自己钟爱的情郎撒娇一般的口气。

薛慕容道：“我、是挂念你，怕他伤了你......”

他一现身时讲的那句话，口气又急迫又激昂，但此时因了柳暗花这轻轻一问，立刻换了一种表情奇Qisuu.сom书、更换了一种温柔的口吻回答，深情款款，而且，他的一双丹凤眼也旁若无人地注视着柳暗花的眼睛，目光象初涉情场的少年郎般专注。

温凉突然叹了一口气，他突然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象他这样仔细地看过、对待过柳暗花。

他虽然也爱柳暗花，但在京师风雨飘摇中的温门岌岌可危，大小事务亟待破旧出新，他，太忙了，忙得竟然从来没有仔仔细细地看过柳暗花一眼，至少是没有象薛慕容这样深情地看过柳暗花一眼。

柳暗花道：“他怎么能伤得了我，中了你最新研制出来的毒药？”

温凉这才明白，这种连自己也分辨不出来的毒药，竟然是薛慕容的大作，随即，他心下也释然：如果天下还能有人制毒、用毒的本领超过温门的话，那个人就一定是神医薛慕容。

也唯有薛慕容一人而已。

身体里的毒已不甚痛楚，但痛楚的是他自己的心。

薛慕容此时向温凉转过脸道：“也是，大龙头中了我的‘青花甲’，还怎么有能力伤你呢？是我太过关切你了......”

当他转脸面对温凉时，他的脸色平静如常，看不到一丝愧疚和不安。

温凉道：“你已经从温门秘籍里探索到了‘青花甲’的制法了？”

薛慕容微微笑道：“这倒得多谢大龙头赐了全部的温门秘籍给我，才几经挫折、好不容易研制出了‘青花甲’，真没想到，‘青花甲’第一次出手，竟然是用在了大龙头身上。”

此时，柳暗花已经站在了薛慕容身边，在他讲话的时间里一直用温柔的眼波全心全意地望着他。

温凉的心里已痛得麻木，连一阵阵的心酸都觉不得了。

温凉道：“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其实，他这句话里倒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说薛慕容的心智果然过人、看来一定可以解得开金诗塔的秘密；另一层意思是说他早就知道薛慕容不会平凡寂寞一生，一定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实在没想到，他的“惊”人竟是如此的——

惊！

柳暗花道：“我们只要拿了金诗塔就走，绝对伤害温门里一花一木、一虫一草。”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挥手，不带走温门的一丝云彩——

其实，现在的情形对她而言，金诗塔也不甚重要，最重要的是薛慕容——

温柔的薛慕容。

薛慕容也道：“大龙头，金诗塔我只不过是暂借，等破解了其中的秘密之后，我一定会还您的，就象以前您赐我的所有温门秘籍，我都整整齐齐地摞放在解花堂，您随时可以派人取回。”

此刻，他的神色依然不惊不变，对温凉的态度恭恭谨谨，绝无小人得志时的飞扬之色。

温凉暗思：薛慕容其人虽面无心机，实心机之深不可限量。

温凉道：“哼，看来今天晚上，你是非拿金诗塔不可了？”

薛慕容轻轻点了点头。

温凉的身子抖了一抖，放在桌面上的双手也紧跟着压得那张紫檀方桌格吱地响了一声。

薛慕容道：“大龙头，这‘青花甲’的毒性您想必早已从秘籍上看过，愈是功力高深其反应愈剧烈、愈快速，而且中毒者万不可以运功提气，否则毒性随气血游走入脑，必将血管爆裂而亡，望大龙头自重。”

此际，他在温凉面前侃侃而谈，绝无丝毫做作之态，就跟从前与温凉在他的解花堂畅谈天下大事一般。

若非此刻温凉心如刀割，又怎么会相信自己一向视为师长的薛神医竟然——

夺妻、下毒、杀子——

毁温凉所有希望于一旦？

暖暖已死、柳暗花背叛，温凉的家已破，人亡又有何不可？

温凉暗自提了口气，缓缓道：“谢谢你的提醒，金诗塔就在我的衣袋里，你自己过来拿罢！”

薛慕容道：“好。”

他的口中虽说好，但脚下却未动半分，而是转眼去看柳暗花。

他的意思自然是要柳暗花把金诗塔拿给他。

柳暗花道：“我们是不是拿到金诗塔后马上离开？”

薛慕容点点头道：“不错，马上离开，离开温门、离开京师，此后天涯为伴、永不分离。”

柳暗花的脸有微微的红，道：“好，我来拿。”

其实，有时候，男人的一句体贴的话足以令女子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温凉此刻已经明白了这点，但实在太晚了。

他知道自己错了，错得——

一去千里——

无可追回。

他本来打算等薛慕容过来拿金诗塔时，拼尽全身爆裂也要与之同归于尽，可惜薛慕容早已算到了他这一点，来的是柳暗花。

柳暗花盈盈地走过来，温凉鼻端已经嗅到了柳暗花颊上的胭脂香气，那种气息令他脑子里又浮现出暖暖惨白的脸。

对柳暗花，温凉的心已冷，但他不愿以最后一个机会换柳暗花的命。

他想杀的是薛慕容。

柳暗花的手刚刚要伸入温凉的衣袋中去，薛慕容突然道：“且慢——”

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柳暗花回头道：“怎么？”

薛慕容轻笑道：“金诗塔是天下至宝，武林中人人梦寐以求，以大龙头的智慧，焉知不会在上面下过剧毒？你还是戴了我这‘锦绣手套’去拿得好。”

扬手将一付又轻又软的五彩手套向柳暗花抛了过来。

柳暗花也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到。”

两个人此番对话，巧笑嫣然，绝没有把温凉放在眼里似的，他们已经把温凉当成了死人。

温凉的双手都平放在桌子上。

当近在咫尺的柳暗花将手放入他衣袋中去时，他有超过一万个机会能立即格杀她，但他忍了。

桌子上的烛火仍红。

几样精致的小菜都一动未动，那个盛放着“鲜虾明鱼酿”的热气腾腾的大汤锅也慢慢地凉了。

柳暗花已经将金诗塔拿在手上，向薛慕容道：“是这个东西么？”

温凉蓦的想到，江湖中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金诗塔而失去生命的除自己外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罢？

薛慕容的眼睛亮了一亮道：“就是它，快拿回来。”

从温凉身前到薛慕容站立的地方大约有十几步的距离，柳暗花一个飘飞踏步就能返回薛慕容身边，别忘了，她在嫁给温凉之前在江湖上有个美丽的绰号叫做“凌波仙子”呀？

柳暗花突然呆住——

因为温凉突然问了她一句话——

就一句话：“就为了他，就为了它，你就狠心杀了暖暖？”

这个问题就是温凉很想问、很应该问、迫切要知道答案但一直没有问的——

你、竟、然、能、狠、心、杀、暖、暖？——

他还只不过是个未启蒙的孩子，你要飞、要走、要与人私奔，我都不管，可他又能碍你什么？

你、竟、然、狠、得、下、心、杀、他？

柳暗花——

大

惊

她太吃惊，以至于樱桃小口张得能吞下一整个鸭蛋大——

她向温凉暴喝道：“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温凉道：“暖暖死了，你杀了暖暖。”

柳暗花大惊——

以至于手里握着的金诗塔也险险掉在青砖地上。

她惊飞的目光望向屋角的躺椅，望向躺椅上的暖暖。

她的目光有骤现的疯狂。

薛慕容沉声道：“别听他胡说，把金诗塔拿过来，我们走。”

他的声音虽然依旧沉着而稳定，但任何人都能听出来，在沉着与稳定背后隐藏的急躁不安。

柳暗花没有动。

她的眼神已经开始涣散，她的长发已经开始抖颤——

温凉道：“哼，谁在胡说，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空气里“忽”地一声，是柳暗花凭空飘飞到了躺椅一侧。

她的身形又僵硬又凝重，更撞飞了三四张紫檀木椅子，跌跌撞撞，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哪里还有半分“凌波仙子”飘逸的影子？

她的手还没有掀开薄被已经呆住——

不仅仅是手，而是她的全身、她的精神、她整个的人都已呆住。

她的惊比之刚刚温凉见到已死的暖暖更深千倍——

温凉自然能看得出来她的惊、痛绝对不是伪装出来的。

这一突然的变化使得他刚刚对柳暗花杀暖暖的推断打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杀暖暖的绝对不是柳暗花！

那么，是薛慕容！？！

一定是薛慕容！

 空气似凝滞了一般，只有满堂的烛火在突突地跳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在柳暗花的生命里却已是走过了生与死之间的长路漫漫），柳暗花缓缓向薛慕容道：“是谁杀了暖暖——”

她的声音暗哑，蓦然似老了十年。

她的眼睛依然在盯着暖暖惨白的脸。

她的长发眼见地就白了数缕——

薛慕容道：“是他、是大龙头杀了暖暖——”

难得他到这般时候还来得及改口将矛盾指向温凉。

温凉“嘿”地冷笑了一声，并不开口。

柳暗花声音恍惚道：“哦？是他——”

薛慕容急急道：“就是他，为了伤你的心，刚刚趁你到厨房去时杀了暖暖。”

温凉冷冷道：“我为什么要杀暖暖？我为什么要伤她的心？”

柳暗花道：“真的？”

薛慕容道：“自然是真的，你信我还是信他？”

柳暗花慢慢道：“我既然下决心跟你走，自然是信你了。”

薛慕容道：“既是信我，还不赶紧把金诗塔交给我？”

柳暗花突然抬头向温凉道：“真的是你！我刚刚不过是点了暖暖的昏睡穴，令他安睡，是你杀了他，你——”

她说了这几个字，身形晃了一晃，袖子里有精光急速闪动，以一柄又窄又细的短剑向温凉急速刺到。

温凉不虞此变，眼睁睁看柳暗花的剑尖堪堪刺到自己眉心——想必柳暗花真的已经疯了，怎么会还分辨不清杀暖暖的到底是谁？

剑气飞花、剑光胜雪，已经映亮了温凉的眉眼——

薛慕容突然叫了声：“不可——”

他的袖子里蓦的飞出了点点寒星。

那同一时刻发生了六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先后次序不过是常人的眼睛眨得半眨的空当，那就是：

柳暗花的剑还没有刺中温凉眉心时陡然倒转，向薛慕容脱手掷出——

柳暗花手里的金诗塔向温凉面前投下——

薛慕容早已料到有此一变，左袖拂开短剑，手挥处，疾风扑面，叮叮当当数响，柳暗花的剑已经折成五六节——

他一边口中叫“不可——”一边自右袖里飞出寒星，射温凉、射柳暗花、射尚在空中的金诗塔——

温凉也出手，左手挡射向自己面门的寒星——

右手挡射向柳暗花后背的寒星——

他已经没有余暇去接柳暗花投过来的金诗塔，而且，就算他去接，也接不到，因为薛慕容发出的寒星已经巧之又巧地改变了金诗塔运行的方向，“扑”地一声落在了“鲜虾明鱼酿”的汤锅里。

紫檀桌上汤花四溅。

这一轮电闪雷鸣般的交手已经结束。

柳暗花已经倒下，虽然薛慕容发射的寒星没有射中她，可她的唇边也已经沁出乌黑的血来——

她已经中毒。

她中的是谁的毒？

她又是如何中的毒？

一切疑问，答案都在薛慕容身上。

柳暗花向薛慕容道：“是你——是你杀了暖暖！”

薛慕容道：“唉，到了现在，我也不必再伪装下去了，的确是我杀了暖暖，你还有什么疑问尽管向我提出来好了，看在我们相识相知那么久的份上，我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天到这般时分，他还敢说跟柳暗花“相识相知”，就这份厚颜无耻的功夫也是温凉所大大不及的。

柳暗花已经倒在温凉的怀里，她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向薛慕容道：“你、不是曾经说过要带我走、让我开始新的生活么？”

这个美丽的承诺也是她之所以投进薛慕容怀抱的最大的砝码。

薛慕容叹了口气道：“自从我知道大龙头真正爱的是红袖招之后，的确也想带你离开温门、从此海阔天空相依相伴的，可惜，金诗塔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我真正想要的是金诗塔，它比你重要的多了。”

温凉道：“可你不该杀了暖暖。”

此时，温凉才发现就算有一千个金诗塔也不如暖暖的命重要。

　　薛慕容微笑道：“我也不想杀他，可他却不应该在我向酒杯中下毒的时候恰恰醒转还叫出声来，所以我只好杀了他。”

 柳暗花道：“可是，我其实已经按你的吩咐在杯子里下过毒了——”

温凉已经知道了问题的整个答案，缓缓地道：“哼，他要毒死的是我们两个，所以，两个杯子里都要下毒才好。”

薛慕容道：“不错，以大龙头的智慧，若发现一丁点的不妥当起了怀疑的话，肯定会把酒杯的位置掉换，为了保险起见，所以我才迫不得已把两只杯子里都下了毒——”

温凉接着道：“所以，你干脆把暖暖手心里写了字，对也不对？”

薛慕容眉尖一动道：“这一点大龙头也猜到了？”

他跟温凉的智慧应该是在伯仲之间，所以他知道只要他想得到的，温凉自然也会想到，故此故布迷阵、盘旋往复，终于令温凉着了他的道儿，而且，柳暗花也中了‘青花甲’的毒，只不过，这‘青花甲’的毒性非常奇怪，越是功力高的人反应就越强烈越快速。

所以，武功低微的柳暗花才能熬到这时才发作。

红烛将尽。

柳暗花与温凉的生命也将尽了罢？

薛慕容平素沉默寡言，所以只有面对死人时，他才会不吝自己的口才。

在他眼里，两个人都已经是死人。

薛慕容道：“今晚，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温凉道：“的确，你已经说了太多的话，做了太多的事。”

薛慕容道：“你看，夜已经深了，你们也该早安息了罢？”

此时，柳暗花已经无声无息，他口里说的“安息”两个字就是要温凉的命——

烛花蓦的又爆了一下，满室人影飘忽、鬼影艟艟。

柳暗花突然叫了起来：“暖暖、暖暖——”

方要出手杀温凉的薛慕容给吓了一大跳，蓦然颈后有微微的——

凉......

他的背后应该是暖暖静静地躺着的那张躺椅。

躺椅的背后是窗子。

窗子的外面是无尽的月色和星光——

所以，他的背后什么都有，就是绝对不应该有一只冰凉的小手——

是什么人用一只冰凉的小手轻轻在他颈上抚摸？

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暖暖。

以前，他来看柳暗花时，经常逗暖暖玩，暖暖就会拿胖胖的小手到他颈子里去呵他的痒，然后，趴在他耳朵边上咬着耳朵叫“神医叔叔、神医叔叔”——

可，暖暖的小手是温热而柔软的，哪会想现在这般泛着鬼气样的凉？

舞榭之上，鬼气森森。

他曾经说：今夜有雨，他该回解花堂打点一切。

窗外星光灿烂，怎么会有雨？

如果有雨，也该是一场——鬼雨，听，鬼在叫呢！

薛慕容感觉到有人将冰凉的唇凑近他的耳朵在轻轻地叫他：“神医叔叔、神医叔叔......”

他心底里叫了出来：怎么会是暖暖——”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暖暖？

他向来是不怕鬼的，所以就算心底里再冷，他也强迫自己霍地掉转头去，看到底是什么人在搞鬼——

可他方回头，就吃了好、大、的、一、惊——

在他身后的可不就是面色惨白的暖暖？

暖暖的手正从他的脖子上滑落下来，右手掌心里是两个歪歪扭扭的红字：毒、酒。

这两个字是他拿了柳暗花桌子上的胭脂模仿着小孩子的笔迹在暖暖的手上写的，当时他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暖暖已死，他不曾感到丝毫的害怕，可此时他突然——

大惊

深惧

怕怕

温凉等的就是这一时刻——

温凉出手。

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他的双手突然拍在了面前那张紫檀木桌子上，一刹那，桌子碎了、杯盘碎了、酒菜碎了，他面前的一切都碎了，化为齑粉，怒涛般飞射薛慕容。

正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那正是温凉最后的杀招：天下有雪。

大雪。

正是春天，春天是不会有雪的，但舞榭堂上的确是下起了一场茫茫的雪。

彼时，薛慕容已经定下神来，双掌齐出，斜插进暖暖的胸膛中去。

他不怕鬼——

 为了金诗塔，他不惜神挡杀神，鬼挡杀鬼。

他手上纤长的指甲一片雪白，而且他的手也有惊人的白，白得象两把涂了粉的刀。

这两把刀飞速地刺入暖暖已经冰凉的胸膛里去。

触手冰凉。

暖暖真的已死，但刚刚怎么会无端地趴到自己身后来了呢？

薛慕容的脑子也的确转得快，他突然想到了柳暗花未嫁入温门之前，正是身列以“驱鬼驯兽”见长的苗疆“五毒教”门下，而且，刚刚，[奇+书+网]柳暗花俯在暖暖身前时自己好像看到她的手作了几个不甚明了的动作。

一切因柳暗花而起——

他已想通。

高手过招，生死只在毫厘之间。

所以，薛慕容惊变、转身、出手、醒转，已失了先机。

本来一直在他控制下的大好局面已经错失，他回头，面对的只有纷纷茫茫的一场好大的雪——

他已无方。

他亦无奈。

他只来得及出刀——

手刀。

他以手刀合身扑入这一场无垠的大雪中去。

其实，他何止只出了手刀？他整个的身体就是一把巨大的刀，这样巨大的刀——刀劈雪光里的温凉。

他这一招叫做“有书不寂寞”——

左一刀：书中自有黄金屋；

右一刀：书中自有颜如玉——

左有满室黄金、右有美人红袖，他，端的不寂寞——

寂寞的人是他。

温凉。

不到半天时间内，他连失曾经并肩作战的好兄弟、最疼爱的儿子、最贴心的妻子也失去了唯一可吐露心事的、曾经是朋友的薛神医——

教我如何不寂寞？

但见他眉目胜雪、衣衫似雪、激发如雪，而且——

他又发出了杀招：小雪。

大雪得以养生。

小雪可以怡情。

薛慕容蓦然惊觉雪中有风、风中有冰、冰中有指、指上有杀机——

不错，是杀机，逼人的杀机。

风雪里惊现温凉的尾指。

尾指尖尖，扑面刺来，已破了薛慕容的黄金屋、杀了他的颜如玉，也断送了他的不寂寞——

所以，薛慕容的脸上有了一道小小的伤痕。

一道小小的、小小的伤痕。

一道很受伤的伤痕。

一道伤痕。

伤痕。

伤。

那一瞬间，他想到了温门“百无一用”堂上挂着的那一幅硕大无朋的匾额，想到了上面写的“千万不要惹我”六个字。

“千万不要惹我！”

“如果惹了会怎么样？”

江湖上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人不包括薛慕容在内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但，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因为知道了答案的人都早已长眠地下，死人是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的。

所以，薛慕容也死了。

因金诗塔而死，但却死于连金诗塔摸都没摸过之前。

烛火经不住激战的刀光雪影，抖了两抖，熄了。

温凉也倒下。

大雪、小雪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

此时的他连重新点起烛火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的目光开始黯淡。

柳暗花道：“对不起。”

她的唇边有惨淡的微笑。

说完这句话她就要死了。

其实，温凉还有好多话要问她，比如：“为什么要背叛我？为什么要背叛温门？为什么偏偏会是薛慕容？为什么不保护好暖暖......”

一句“对不起”就能原谅一切？

但，温凉一句话都没有问。

柳暗花断断续续地道：“我也知道你、你不会原谅我的，我也不奢望得到你的原谅，暖暖死了，我会陪他去，以前没有做一个好母亲，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照、照顾他，可是，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温凉低低道：“你是不是还放心不下知道金诗塔的秘密？”

柳暗花挤出个难看的微笑，慢慢地道：“唉，你要是早这么善解人意的话，何苦有今日之变？”

这句话，她是从心底深处讲给自己听的。

从前，温凉为了振兴温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所以疏于照顾她，才令薛慕容趁她空虚寂寞时引诱了她。

她真的很想知道到底这个金诗塔有什么样的魔力能令曾经深爱她的薛慕容转瞬间就面目全非？

她黯然想起很久很久前的一个春夜，薛慕容握着她柔软的手指，轻轻向她道：“此生只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她只模糊记得当薛慕容以万般温柔说出那些话的时候，舞榭的檐角有铜铃铁马在春风里作响，而那时，春天的夜正酣、薛慕容的手正白、自己的容颜正红——

她可曾为了春夜里的荒唐后悔了么？

没有人知道。

因为当她慢慢地讲那番话的时候，眼睛已经闭上——

听，檐角的铁马铜铃又响了......

温凉再一次从金诗塔的底下看到了那张风霜憔悴、伤痛寂寞的脸，他这才知道那里显示出来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脸。

镜里容颜。

鬓发已白。

他已经失去了一切。

所有的一切。

叫他如何不憔悴？

所以，当他猛醒过来金诗塔底下的画像就是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得有——

黯

然

憔

悴

的

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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